
[

壹
]

渴望
[

地点
]

：

松辽平原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老子现在就想开钻
……

两匹马跑过了头儿
，

在雪地里划了个巨大的圆弧
拐回来

，

绕着一根松木标牌转圈
，

扬蹄嘶鸣
。

宋指挥和王进喜相继下马
，

后者抢先奔向那块牌
子

，

拍掉白茬儿木上的积雪
，“

萨
———

55

井位
”

的字迹
露了出来

。

宋指挥扔给王进喜一支烟
，

彼此对好了火
，

像欣
赏美女一样盯着那根木头

，

大口大口地吸起来
，

半天
没说话

。

积雪之下似乎有液体和气体在剧烈拱动
，

地层深
处恍然传来沉闷的隆隆声

———

大地静得连一丝风都
没有

。

王进喜
：

老子现在就想开钻
……

宋指挥
（

打趣
）：

拿什么钻
？

拿手指头
？

王进喜
：

往这儿焊个钻头
，

我拿脑门子给你钻
！

俩人嗤嗤笑
。

王进喜捡了根枯树枝子
，

一边迈着
大步丈量

，

一边在雪地上划出井座
、

柴油机房
、

泥浆
池

……

的方位和边线
。

宋指挥跟在他后面
，

用鞋尖儿
帮着划

。

王进喜
：

宋指挥
，

我求你个事
。

宋指挥
：

你一龇牙就没好事
……

说吧
。

王进喜
：

等设备到了
，

你得给我配一台吊车
。

宋指挥
：

配不了
。

王进喜眯缝着眼睛逼视对方
。

宋指挥
：

咱们都是玉门过来的
，

我不能向着你
。

王进喜
：

老宋
，

你拍拍良心
……

四十吨铁家伙
！

宋指挥
：

家伙儿不够用
，

你们可以缓一缓再上
。

王进喜
：

去球吧
！

都这节骨眼儿了
，

有也上没也
上

，

脱了裤子也得上
！

我拿脑门子拱也能把井架拱起
来

……

一泡尿还能憋死我
？

宋指挥
：……

统共五台吊车
，

得留在火车站
……

一下子涌来好几万人
，

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
……

人跟
人凑到一块儿整天比

！

好也比赖也比
，

比了这个比那
个

……

王进喜
：

戏文里怎么说的
？

财主跟财主比钱
，

举人
跟举人比乌纱

，

娘们儿跟娘们儿比小脚儿
……

宋指挥
：

你跟人比什么
？

王进喜
：

给地球戳洞洞
，

还能比什么
？

宋指挥
（

笑
）：

比谁的脑门子硬
？

王进喜
：

比谁戳得猛戳得直
，

比谁油浆子喷得
快

……

两个人嘻嘻哈哈地斗嘴
，

以生动的方式探讨着枯
燥而严肃的事情

，

像亲哥儿俩聊家常一样
。

俩人后面说的话几乎听不清了
———

井场平坦的
雪地上

，

里面的人和马显得很渺小
。

[

贰
]

雄心
[

地点
]

：

井场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石油汉子
—

声吼啊
！

地球也要抖三抖啊
！

众人正在用人力把数吨重的泥浆泵拖上井座
，

号
子声整齐而生猛

。

白雪被践踏得泥泞不堪
，

一条凌乱的黑色运输线
伸向远方

，

有卡车像甲虫一样蠕动
。

孙明元
（

钻工
，

近
20

岁
）：

北风吹呀
！

众工人
：

哎嘿
！

孙明元
：

透心儿凉啊
！

众工人
：

哎嘿
！

孙明元
：

出大汗呐
！

众工人
：

哎嘿
！

孙明元
：

暖心肠啊
！

众工人
：

哎嘿
……

王进喜领着人用几根大绳在上面拽
，

陈永来
（

指
导员

，

30

多岁
）

和其他人在下面用撬杠抬
，

孙明元像
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

，

嗓子都喊哑了
。

寒风里聚了一些看热闹的老百姓
，

都袖着手发
呆

，

完全被这些凶猛的人给惊住了
。

泥浆泵沿着套管搭的滑轨缓缓移动
，

几根大绳绷
得笔直

，

其中一根不易觉察地断了一股线
，

紧接着一
股接一股断裂

。

王进喜
（

大吼
）：

不好
！

稳住
！

稳住
！

大绳彻底断开
，

泥浆泵猛然下滑
，

底下的人撑不
住了

。

王进喜从两米多高的井座上跳下来
，

抄起一根
撬杠插在泥浆泵的底部

，

用身体死死顶住它
。

所有人都被沉重的压力弄得龇牙咧嘴
，

眼珠子快
要爆出来了

。

刘文瑞
（

泥浆工
，

20

岁
）

的脸正对着王进
喜

，

紧紧咬住嘴唇
，

眼神儿中流露了一丝恐惧
。

王进喜
：

挺起来
！

没长脊梁骨啊
？

都给老子挺起
来

！

刘文瑞奋力挺直了身子
。

局面危在旦夕
。

井座上
的人迅速拴好大绳

，

又有几根撬杠插进肢体组成的支
架

，

局面稍许稳定了一些
。

孙明元
：

预备
……

北风吹
……

王进喜
：

停
！

小豹子打鸣儿
，

你还赶不上个小鸡子
……

听我的
！

都把腰板儿挺起来
，

憋足了气把它吼到
天上去

……

预备
！！！

干的人和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
。

王进喜
：

石
———

油
———

汉
———

子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一
———

声
———

吼
———

啊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地
———

球
———

也
———

要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抖
———

三
———

抖
———

啊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几个看热闹的农民后生冲上去
，

跟搏命的工人们

一块儿吼叫起来
。

王进喜
：

石
———

油
———

汉
———

子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脾
———

气
———

大
———

呀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老
———

天
———

捣
———

蛋
！

众工人
：

呦
———

嘿
！

王进喜
：

咱
———

不
———

怕
———

呀
！

众工人
：…………

泥浆泵在众人的头顶升起并缓缓就位
，

嘶哑的吼
叫声回荡在井场

。

[

叁
]

激情
[

地点
]

：

万人广场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宁肯少活二十年
，

拼死拼活也要拿下
大油田

！

人山人海
，

旌旗如潮
。

主席台高大而简陋
，

牌楼上
的彩旗

、

纸花和标语五彩缤纷
，

衬托着
“

石油大会战誓
师大会

”

的横幅
。

各路人马彼此拉歌儿
，

转业军人的队
伍气势如虹

，

高唱
“

向前向前向前
……”

歌罢
，

吼声四起
。

众军人
：

玉门的
！

来一个
！

玉门的
！

来一个
！

井队的人起哄
，

把郑万堂
（

司钻
，

20

多岁
）

推了出
来

。

郑万堂
（

紧张
）：

唱
……

唱什么
？

众工人
：

你唱什么我们唱什么
！

郑万堂
：……

小二黑结婚行不
？

孙明元
：

万堂你个大棒槌
！

学两声儿狗叫算了
……

会场一片哄笑
。

陈永来
：

别耽误了
，

随便起个头儿吧
！

郑万堂突然镇静下来
，

清了清嗓子
，

出人意料地
高声叫了一板

。

他吼出了头一句
，

工友们三三两两跟
着唱

，

很快便有无数西北人加入进来
，

吼成了一片
。

郑万堂找了块石头猛砸木头旗杆
，

咚咚地连伴奏
带打拍子

，

唱的是三国戏目
———

猛张飞横枪立马
，

喝
断了当阳桥了

！

听众们起初莫名其妙
，

进而发出了惊
天动地的喝彩声

。

……

王进喜小心翼翼地走向讲台
，

生怕踩碎了玻璃似
的

。

外人看不出那只伤脚的破绽
，

他在利用脚后跟儿
欺瞒众人的眼睛

。

主席台上的人都在朝王进喜鼓掌微笑
，

其中
，

有
余部长和康总指挥

。

他却目不斜视地盯着那个麦克
风

，

走近之后立即抓住它
，

用底座把讲话稿压住
。

掌声渐渐平息
，

王进喜的汗却再一次冒出来了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伟大的工人阶级
，

是任何困难也压
不

……

垮
？

垮的
！

为了建设
……

富富强的国家
，

我们石
油工人下定决心

，

有条件要上
，

没有条件
……

没有条
件创创造条件也要也要上

！

掌声四起
。

井队的人交头接耳
。

郑万堂
：

师傅怎么啦
？

穆国良
（

技术员
，

25

岁
）：

他怕念错了字
。

刘文瑞
：

还好
……

郑万堂
：

就你们认识字
！

孙明元
：

肚子疼
？

他一定是肚子疼
！

陈永来朝大家挥手
，

示意闭嘴
。

王进喜梗着脖子
，

整个人僵得像个树根
，

不停地擦脸擦脖子
，

把手上的
汗频频往屁股上抹
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国家的困难
，

就是我们的困难
！

人民
的需要

，

就是我们的需需需要
……

余部长
（

画外音
）：

王铁人
！

会场鸦雀无声
。

王进喜转过身来
，

满头大汗
，

像水
洗过一样

，

令所有人感到诧异
。

余部长的断臂很显眼
，

朝王进喜豪爽地笑着
，

想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
。

余部长
：

你搞什么名堂
？

嘴巴讲话
，

腿肚子哆嗦
！

王进喜
：

余部长
，

我念不惯稿子
……

余部长
：

念不惯扔了它
！

你是铁人
，

舌头是榔头
，

吐个字就是钉个钉子
……

敞开了砸你的吧
！

众人大笑
。

康总指挥挟着烟卷
，

朝王进喜招手
。

康指挥
：

王队长
，

你过来一下
……

放松
！

康总指挥认为
，

红绸带勒得太紧影响呼吸
，

替他
重新系了一番

。

王进喜长长地呼了口气
，

转瞬之间就
不紧张了

。

王进喜
（

悄声
）：

康总指挥
……

还是憋得慌
。

康指挥
：

嗯
？

王进喜
：……

把您的烟给我抽两口
？

康总指挥笑笑
，

把烟卷递过来
。

王进喜猛吸了几
口

，

准备还回去
，

见对方摆手
，

就转身回到麦克风跟前
去了
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同志们
……

念稿子真累
，

出汗了
！

我
觉着

……

比他妈打井还累
！

台上台下一片笑声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稿子不念了
，

剩两句话卡在嗓子眼
儿

，

我得把它抠出来
！

我跟人发过誓
，

五天打一口井
……

他们说萨尔图为什么风大
？

都是这家伙给吹的
，

吹牛皮吹漏了
！

王进喜一边儿抽烟
，

一边儿东拉西扯地聊了起
来

。

听众们起初不太适应
，

但是很快就释然了
。

王进喜
：

现在井打完了
，

五天零四个小时
！

萨尔图
风大

，

老子顺风跑得快
……

是个第一的速度吧
？

还有
人说

……

没有吊车拿自己的脊梁骨当吊车
，

你王进喜
就是个二百五

，

你小子傻呀
？

不知道胳膊腿儿是肉长
的呀

？

会场里开始还有人笑
，

此时完全安静了
。

红绸带
松松垮垮

，

王进喜嫌它碍事
，

扯下来放在台面上
。

王进喜
：

我还真是个傻瓜
！

50

年冬天
，

石油师的
军医给检查身体

，

用听诊器冰我肋骨
……

我跟人家叫
唤

，

漏电了你电着我啦
！

笑声四起
。

王进喜嘬了嘬烟屁股
，

把它甩掉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都检查完了
，

军医跟我说你贫血
！

我

解放前就进了玉门矿
，

吃不饱饭
，

一直觉着头晕是饿
的

……

从来不知道人还有个贫血的病
！

去年我上北
京

，

看见汽车驮了个煤气包在路上跑
，

我就蹲下来走
不动了

……

人吃不饱贫血
，

国家吃不饱也贫血啊
！

伙
计们

……

会场气氛凝重
。

王进喜眼睛湿润了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贫血就没有力气
，

没有力气就等着
遭人欺负吧

！

一个大男人拉家带口子
，

浑身没力气
，

拿
什么养家糊口

？

让老老少少怎么指望你
？

我是共产党
员

，

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
？

共产党员是这个家里的孝
顺儿子

，

是下地干活儿的壮劳力
！

上有老下有小
，

风里
来雨里去

……

你是受苦受累的命
，

你就认了吧
！

同志
们

……

余部长和康总指挥带头热烈鼓掌
。

宋指挥站在台
口下面

，

泪眼模糊地看着王进喜
，

朝空中挥舞拳头
。

王进喜
：

我
……

王进喜
！

代表我的井队发个誓
……

为了让国家永远不贫血
，

我们自己的血已经烧热
了

，

已经给备下了
！

为了让这个家里的人都能过上好
日子

，

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
……

宁肯少活二十年
，

拼
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

！

同志们
……

胳膊粗的都把胳
膊举起来

，

拧成一股劲儿
，

把落后的穷帽子甩到太平
洋里去

！

让瞧不起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
……

统统见
他妈的鬼去吧

！

王进喜把红绸带用力抛出去
，

它像获得了生命一
样

，

在会场上方缓慢而充分地展开
。

万众欢腾
。

军人们和工人们忘乎所以
，

将王进喜
连连抛向空中

。

王进喜在起起落落之间龇牙咧嘴
，

伸
手够自己那只伤脚

———

他的疼痛和喊叫淹没在排山
倒海的激情之中了

。

[

肆
]

友爱
[

地点
]

：

荒原大雪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饿得腿软胳膊软没关系
，

心软了可不行
！

摩托车在风雪中高速奔驰
。

王进喜裹着皮大衣
，

胡子
、

眉毛和皮帽子结满了
冰霜

，

整个脑袋像个大冰坨儿
。

他胸前背后垂着几个
物件

，

猛一看像是南瓜或西葫芦
，

实际上却是沉甸甸
的钻头

。

后架子上捆着几条大小不一的布口袋
，

鼓鼓
囊囊的不知塞了什么好东西

。

……

回到营地
，

王进喜用肩膀顶开门口的草帘子
，

狼
狈地钻进地窨子

。

他用两条胳膊挟着那些布口袋
，

被
沉重的钻头坠得踉踉跄跄

，

直到连人带货扑在松木案
子上才算站稳了

。

光线很暗
，

弥漫着从灶口溢出的淡淡的烟雾
。

几
乎所有人都躺在大通铺上

，

似睡非睡
，

钻头砸中案子
的声音也未能惊动他们

。

王进喜揭开锅盖
，

躲开蒸腾的热气
，

看见沸水中
翻滚着稀疏的高粱米粒儿

。

他二话不说
，

解开一个口

袋
，

把小半袋子高粱米倒入锅中
，

用大铁勺子用力搅
动

。

郑万堂靠着柴火垛打瞌睡
，

王进喜搡了搡他
，

见
他没反应又搡了搡

，

对方终于吃力地把眼睛睁开了
。

王进喜
：

万堂
……

你让霜给打了
？

郑万堂
：……

饿
……

王进喜
：

睁睁眼皮子的力气都没啦
？

郑万堂
：……

饿
……

师傅
……

王进喜
：

队长呢
？

郑万堂
：……

上
……

上二队
……

借钻头去了
。

郑万堂看见了案子上的钻头
，

着急站起来
，

却头
晕站不稳

，

被王进喜抓住肩膀按回去了
。

在大通铺深处
，

突然有人伤心啜泣
，

紧接着又有
一位哭了起来

。

王进喜
：

让我看看
……

这是哪个小娘们儿哼唧
呢

？

王进喜沿着大通铺往里走
，

挨个儿扒拉肩膀
。

他
把孙明元的身子扳过来

，

后者落泪饮泣
，

此时终于忍
不住哭出了声音

。

王进喜
：

笨蛋
！

越哭越饿
……

孙明元
：

师傅
……

撑不住啦
！

王进喜
：

你给我闭嘴
。

孙明元
：

师傅哎
……

旁边一位青工涕泪交流
，

哭声像牲口一样响亮
。

王进喜
：

大顺子
！

把鼻涕咽了
，

吃了鼻涕就不饿
了

！

大顺子
：

大队长
……

我不干了
！

雪停了我走人
……

工人甲
：

老子也不干了
……

工人乙
：

大队长
！

五两的定量
……

五两
！

干不动
啦

！

王进喜脸色难堪却没有发火
，

戳在炕沿儿前发
呆

，

心疼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
，

嘴里嘟嘟囔囔
。

王进喜
：

哭你们个鬼呀
……

得没个人样儿了
……（

大声
）

粥好了
！

起来喝粥
！

都爬起来
……

我给你
们带好吃的了

！

起来起来
！

起来呀
……

众人缓慢地爬起来
，

向过道中间的松木案子聚
拢

。

刘文瑞坐在大通铺最里边的犄角里
，

姿势始终未
变

———

两臂抱紧双膝
，

后脑勺靠着土墙
，

目光注视着
苫布上的大窟窿

，

让落进来的雪花一一化在脸上
。

他

的表情没有痛苦
，

甚至没有忧伤
，

平静得令人不解而
又不安

。

王进喜一边儿忧心忡忡地给大家分发食物
，

一边
儿小心地注视着他

。

王进喜
： ……

这是金师傅让我带给你们的馒头
，

哪个馋细粮馋得心慌赶紧掰一块尝尝
……

这是赵大
娘托人带给你们的炒黄豆

，

都过来揣一把
……

饿了磨
磨牙

……

黄豆哗一下倒在案子上
，

金晃晃地四处滚动
，

有
一些掉在草垫子里了

。

饥饿的人们伸手抓来捡去
，

像
捕捉小虫子一样

，

地窨子里一片嘎嘣嘎嘣嚼豆子的声
音

。

郑万堂多抓了一把
，

挪到刘文瑞跟前递过去
，

后者
颤巍巍没接住

，

大部分都撒在草铺上了
。

十几个馒头冻得硬梆梆的
，

大家掰不开也啃不
动

，

又把它们放回案子上
。

王进喜用毛巾裹住它们
，

拎

着个大板手垫着案板使劲儿砸
，

像铁匠干活儿似的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你们放心
！

粮食断不了顿儿
……

哪
怕家属区断了顿儿

，

工作区也断不了
，

指挥部的紧急
调拨粮最晚明天下午就能运过来

……

小豹子
！

这块大
的给你

……

你们都听我一句
！

饿得腿软胳膊软没关
系

，

心软了可不行
，

心一软多结实的老爷们儿也撑不
住

……

文瑞
！

把你的棉裤脱下来
……

别愣着
，

赶紧脱
下来

。

刘文瑞和众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王进喜
。

孙明元
嚼着冷馒头和炒黄豆

，

情绪已经缓过来了
。

孙明元
：

师傅
，

冷呵呵的你让人家脱棉裤干什么
？

王进喜
（

一本正经
）：

我想看看他是爷们儿还是娘
们儿

。

沉默
。

郑万堂平时最迟钝
，

此时却扑哧一下笑喷
了

。

……

王进喜在松木案子跟前坐下
，

从裤腰里解下干粮
袋子

，

把杂合面做的油茶倒在碗里
，

加了开水轻轻搅
和

。

他一边儿喝
，

一边儿为郑万堂打拍子
，

跟着小声儿
哼哼并带头鼓掌

。

王进喜
：

万堂
！

你是陕西人
……

你给大伙儿说说
，

你们陕西最离不了的一样儿东西是什么
？

郑万堂
：……

秦腔
！

王进喜
：

好东西不算
，

我指的是一样儿坏东西
……

想想
。

孙明元
：

米脂的婆姨最坏
，

害得男人睡不成觉
！

众人哄笑
。

郑万堂
：

师傅
……

到底是哪样儿东西
？

王进喜
：

饥荒
。

听清了吗
……

饥荒
！

众人面面相觑
。

王进喜收敛了笑容
，

扫视着每一
张脸

。

王进喜
：

我祖上是陕西
，

闹饥荒逃到了甘肃
，

好歹
是个人少嘴少的地方

……

去年我在北京开群英会
，

有
个老工程师跟我聊天儿

，

从贫油这件事扯到闹饥荒
……

他说咱们国家天气不好
，

是季
……

季
……

刘文瑞
：……

季风性气候
。

王进喜
：

对
！

是风不好
，

雨水不好也是风闹的
……

旱了旱死
，

涝了涝死
，

旱了涝了庄稼都活不成
……

老
工程师学问大

，

他说我们管不了天我们管得了地
，

我
们把地主的地拿过来分给没地的人

！

他还说
……

我们

管不了风我们管得了自己
，

风好不好没关系
，

人好不
好是比天还大的事情

……

你们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吗
？

沉默
。

孙明元
：……

没
……

没听明白
。

王进喜
：

国家闹饥荒
，

大伙儿也饿了肚子
……

你
们说下一步怎么办吧

？

沉默
。

王进喜用手指头把碗刮干净
，

放在嘴里嘬了嘬
，

心满意足地吧嗒着嘴唇
，

掏出烟荷包卷大烟炮
。

王进喜
：

上个月减粮食定量
，

大伙儿发牢骚
……

我劝你们咬咬牙忍一忍
，

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
……

你们还笑话我扯远了净说废话
！

老工程师怎么说的
？

人好不好是比天还大的事情
……

人好是怎么个好法
儿啊

？

众人依旧默不作声
，

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
。

王进喜娓娓而谈
，

嗓门儿比平时低多了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红军长征的时候
，

国民党是这个
（

摆
一个馒头

），

共产党是这个
（

摆一粒黄豆
）……

你们说
，

这个大家伙后来怎么就垮了呢
？

王进喜从馒头上掰了一小块儿
。

王进喜
：

它把这点儿给老百姓
，

剩个大头儿让它
揣自己怀里了

！

你们听几出老戏文就能明白
，

那些垮
了的朝代都是垮在这个鬼地方

……（

捏起黄豆
）

你们
再看看它是怎么干的

！

瞧好了
……

王进喜用扳手轻轻一碾
，

黄豆碎成了更为细小的
颗粒

。

他用指尖沾起一小块碎屑
，

向大家象征性地展
示
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别担心少了你的
！

大小都有你一份
儿

，

人人都有份儿
。

人好不好怎么论
？

到节骨眼儿上
，

我那口吃的舍了
，

给你了
……

老工程师说的就是这个
意思

！

爬雪山过草地也是这个意思
……

不说了
！

你们
谁跟着我动弹动弹

？

王进喜站起来整理衣服
。

众人稍愣
，

郑万堂先站
起来

，

紧接着又起来几个
，

最后站起了一大片
。

刘文瑞
肢体疼痛

，

艰难地从草铺上爬下来
。

王进喜
：……

这一班我当司钻
，

换了钻头咱们
开打

！

好好烧几堆火
，

把冻了的管子化开
，

给泥浆
加温

……

刚才有人说雪停了走人
……

雪还下呢
，

你
妥妥歇着吧

。

王进喜像狗熊一样晃过人群
，

走出地窨子
。

众人
呼拉拉跟了上去

，

一堆厚实的肩膀把门口挡严了
。

[

伍
]

勇气
[

地点
]

：

井场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我说管用就管用
……

跳呀
！

郑万堂手扶刹把起钻
，

陈永来领着人换钻杆
。

钻
机突然发出异样的响动

，

压力表指针迅速升高
，

刹把
跳跃几乎把持不住

。

郑万堂大惊失色
，

狂叫起来
。

郑万堂
：

溢浆子了
！

当心
！

话音未落
，

气体和泥浆砰一声从钻杆的衔接处喷
了出来

。

卡瓦四周的人被掀翻在地
，

一个个晕头转向
，

失去连接的方钻杆在气流的冲击下剧烈摆动
。

王进喜跟随众人冲出值班房
，

拄着拐杖往前窜
，

重重地摔倒了
。

他爬起来继续往前冲
，

冷静地扫视陷
入混乱的井场

。

王进喜
：

不要慌
！

他妈的
……

谁也不许乱跑
！

老
陈

！

接方钻杆
，

快
！

把泥浆打进去
！

钻台上的人抱住方钻杆
，

却顶不住冲力
，

无论如
何也衔接不上

。

刘文瑞疯了一样从王进喜眼前跑过
去

。

王进喜
：

文瑞
！

备重晶石
！

刘文瑞猛然站住
，

看着王进喜发呆
。

他浑身沾满
了井喷物

，

只能看清眼白和牙齿
。

王进喜
（

怒吼
）：

加配重晶石
！

刘文瑞
（

恐惧
）：……

没有重晶石
。

王进喜
（

五雷轰顶
）：

你说什么
？

刘文瑞
：

料库答应送重晶石
，

后来
……

给的是水
泥

。

王进喜
：

哪个混蛋联系的
？

刘文瑞
：……

我
。

王进喜
：

货没送来为什么不去催
！

我怎么教你的
？

拿着榔头去敲他们的脑壳
！

拿着金师傅的菜刀去剁他
们

……

给我把重晶石弄回来
！

刘文瑞
：

我现在去打电话
！

王进喜
：

来不及了
……

井塌了我宰你
！

刘文瑞
：

我打电话找人
……

王进喜
：

找你个�儿啊
！

王进喜抬手啪一个大嘴巴
，

将对方打翻在地
。

刘
文瑞在泥浆里翻身

，

半天直不起腰来
。

他依稀看见王
进喜丢掉了拐杖

，

连滚带爬地登上了钻台的扶梯
。

一切都被泥浆和油浆覆盖
，

几乎分不清物体和人
体

，

更分不清谁是谁了
。

王进喜扎进人堆儿
，

死死抱住
了方钻杆

，

竭尽全力对准了衔接处
。

众人仿佛在与一头无比庞大的野兽搏斗
，

反复被
吞进去又被吐出来

，

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
。

方钻杆衔接完毕
，

压井的泥浆得以灌入井下
，

油

气却窜出井壁继续喷射
，

罩住了整个井架
。

王进喜
：

上水泥
！

加大泥浆比重
！

上水泥
！

王进喜声嘶力竭地喊叫着
，

离开钻台时腿一软
，

顺着扶梯台阶滚了下去
。

他吃力地爬起来
，

一时辨不
清方向

，

张着两条泥水淋漓的胳膊转来转去
。

扛水泥的人们在王进喜眼前来回奔跑
，

没有人搭
理他

。

他的耳朵眼儿被泥浆堵住
，

几乎听不见井喷轰
鸣的声音了

。

金宝奎
（

炊事员
，

50

多岁
）

扛着一袋水
泥

，

停下来朝他喊叫
。

一开始他听不清
，

突然之间震耳
欲聋

。

金宝奎
：……

顶不住别死顶
！

井塌了就塌了
，

你和
你的人不能陷下去

！

王进喜呆然无语
，

等对方离开了才浑身一激灵
。

他忘记了伤脚的疼痛
，

一瘸一拐地大步行进
，

脸上带
着蔑视一切的表情

，

朝惊惶失措的人们大声说笑
。

王进喜
：

你们尿裤子了吧
？

小豹子
！

你怕什么
？

硬
起来

！

都给我硬起来
！

谁是软蛋我劁了谁
！

你们不要
怕

……

井塌不了
！

井塌了我跟它一块儿塌下去
，

我宰
了阎王爷再背着井架爬回来

……

万堂
！

咬咬牙
！

井架
子不倒你就别倒

……

郑万堂
：

我死也死在刹把上
！

师傅你放心
……

陈永来扑到钻台栏杆上面
，

吼声嘶哑而绝望
。

陈永来
：

老铁
！

泵有问题
！

泥浆压力上不来
！！

王进喜一愣
，

扭头奔向了泥浆池
。

牛皮纸袋子被
铁锹一一戳裂

，

水泥坨子漂在池中散不开
。

刘文瑞和
一些人用锹和棍子拼命搅动

，

效果甚微
。

王进喜绕着泥浆池奔走
，

穆国良紧紧跟在后面
。

穆国良
：……

泵没有问题
！

一定是水泥的问题
！

水
泥比重太大

，

而且太容易凝固
……

王进喜
：

加大进水量
……

把水泥粉打散
！

穆国良
：

没有搅拌器
，

水泥打散了会迅速沉
淀

……

王进喜在抽吸泥浆的铁管子跟前站住了
。

他夺过
一把铁锹

，

往设备的水下部分戳了戳
，

顿时有所醒悟
，

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
。

穆国良
：

队长
！

队长
……

你
……

王进喜
：

莲蓬头堵了
……

王进喜用铁锹吃力地清理堵塞的进水口
，

半张脸
不得不埋在泥浆中

。

他扭头注视钻台
，

陈永来像泥雕
一样举着胳膊

，

用翘起的大拇指向他示意
，

泥浆压力
上去了

。

王进喜情绪高昂
，

甩了碍事的铁锹
，

手脚并用地
在泥浆池中搅拌起来

，

像个戏水的老顽童
，

掀起阵阵
泥浪

。

众人都被他匪夷所思的举动惊呆了
，

半天没有
反应

。

王进喜
：

搅拌器性能不错
！

再下来几个有种儿的
……

还愣着干什么
？

我说管用就管用
……

跳呀
！

穆国良
、

金宝奎
、

刘文瑞
……

近十个工人陆续跳
入池中

，

模拟王进喜的动作搅动起来
，

看上去像笨拙
而怪异的部落舞蹈

。

刘文瑞呛了一口泥浆
，

靠着池壁
剧烈咳嗽

。

王进喜
：

浆子里有火碱
……

上去漱漱嘴
！

王进喜抱住刘文瑞的腰
，

想把他推上池沿儿
，

遭
到对方异乎寻常的反抗

，

像跟谁赌气似的
。

王进喜
：

当心舌头烧脱了皮
！

刘文瑞
：

放开我
！

刘文瑞猛然挣脱
，

在泥浆中发狂地搅动双臂
，

再
一次被呛住了

。

他抱住抽水管以免跌倒
，

咳嗽得浑身
颤抖

，

眼泪夺眶而出
，

与泥水淌在一起
。

王进喜歉疚地看着他
，

决定不再打扰
，

继续有条
不紊地充当肉体搅拌器

，

让泥浆在肢体四周回旋
，

荡
起一层层浑浊的涟漪

。

[

陆
]

伤感
[

地点
]

：

井场大雪
[

铁人语录
]

：

师傅最器重的是你呀
！

狂风暴雪
，

钻台上下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
。

郑万堂在交班
，

围着猫头和卡瓦强调着什么
，

不停地
打着手势

。

王进喜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
，

指挥众人搬
运套管

，

已经卸了多一半儿了
。

井架顶部的滑轮随着钢丝绳转动
，

起重设备带
着方钻杆缓缓抬升

，

金属器件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
。

垂直的正下方
，

郑万堂正在用扳手拆卸一个水笼头
，

跟旁边的孙明元有说有笑
。

王进喜背着风点烟
，

用巴
掌擦汗

，

对进度很满意
。

起重设备吱吱呻吟着上升
，

突然
,

咣当一声巨
响

，

某个部件崩解脱落
，

几十斤重的铁疙瘩笔直地朝
郑万堂砸了下去

。

孙明元
（

画外音
）：

万堂
！

伴随着非人的尖叫
，

井座钢板发出沉闷的撞击
声

。

王进喜打了个踉跄
，

差点儿从拖车上掉下来
，

直
瞪瞪地看着钻台的方向

，

半天动弹不得
。

……

拖拉机像东奔西突的大象
，

猛拐了两个
S

弯儿
，

用惯性把拖车里剩余的套管全部甩了出去
。

王进喜刹
车之后跳出驾驶室

，

朝抬着伤员走来的人群扑过去
。

王进喜
：

拿棉被去
！

拿棉被铺到车上
……

撕两条
干净被子

！

快去
……

王进喜挤进人丛
，

抓住了伤者的肩膀
。

郑万堂满
头满脸都是血

，

半边棉袄也浸透了血
，

眼睛却睁得大
大的

，

头脑很清醒
。

尽管眼神儿里满是不解和惶恐
，

郑万堂却不想让
师傅看出自己的软弱来

，

徒劳的掩饰令人心碎
。

郑万堂
：……

师傅
……

我没事儿
……

王进喜
：

万堂
！

别说话
！

别说话
……

郑万堂
：……

我没事儿
……

师傅
……

您别着急
……

王进喜
：

万堂你别说话
！

歇一会儿
！

好好歇一会儿
……

王进喜一阵哽咽
，

咬紧了牙关
，

把帽子摘下来捂
住徒弟的伤口

。

人们从地窨子里跑出来
，

一边走一边
撕扯被子

，

被撕碎的白布里子像葬幡一样随风飘动
。

众人把布片和棉花胡乱地裹在伤者身上
，

将他高高地
颤巍巍地举上了拖车

。

……

拖拉机吐着黑烟奔驰在风雪中
，

可以依稀听到王
进喜唱秦腔的声音

，

是熟悉的戏目
———

将军战死沙场
裹尸而还了

。

拖车剧烈颠簸
，

王进喜靠着车帮
，

用被子裹住郑
万堂

，

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
。

孙明元等人在前面或站
或跪

，

给师徒俩遮挡风雪
。

王进喜故作轻松
，

脸上甚
至带着一丝笑容

。

王进喜
：

万堂
……

把眼睛睁开
！

别睡觉
！

听师傅
再唱个你最爱听的

！

万堂
，

听师傅的话
，

千万别睡觉
……

哎咦呀呀
！

王进喜叫板之后
，

大声吼了起来
。

郑万堂像婴
儿一样躺在师傅怀里

，

表情含着淡淡的愉悦
，

对师
傅的演唱似乎非常之满足

。

他的嘴唇轻轻蠕动着
，

目光迅速黯淡下去了
。

白雪
、

白布
、

白棉花
……

一切
都渗透了红色

，

面积越来越大
。

王进喜摇着徒弟的
身体

，

唱得前仰后合
。

孙明元
：

师傅
！

万堂不行啦
！

师傅
……

王进喜停止演唱
，

想用手捂住徒弟涌血的伤
口

，

却越堵越涌
，

越涌越多
，

血水灌进了自己的袖
子

。

王进喜
：

万堂
！

别睡
！

睡不得
……

万堂
！

听师傅
一句

，

师傅最器重的是你呀
！

万堂
！

你才是师傅最器
重的人呀

……

万堂
！

师傅没让你好好歇过一回
……

师傅对不起你呀
！

万堂啊我的万堂
……

王进喜前所未有地悲伤
，

对着漫天风雪嚎啕
了

。

拖拉机缓缓地停了下来
，

哭声却久久持续
，

像乡
间哀悼独子夭亡的慈父一般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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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梗概
年轻的石油工人刘思成是单位的业务标

兵
，

也是大家眼中的怪人
：

沉默寡言
，

除了发狠
工作

，

就是像追星族一样收藏王铁人的所有宝
贝

。

惟一的朋友赵一林也对刘思成苦行僧式的
生活方式感到不解

，

认为他患上了沙漠幽闭症
。

在美丽的心理医师吴夏梦的帮助下
，

刘思
成开始尝试打开心结

。

原来
，

刘思成的父亲刘文
瑞曾和王铁人并肩战斗过

。

铁人后辈的身份在
带给刘思成无上荣誉的同时也日益困扰着他

：

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傻瓜
、

担心辜负父辈的期望
，

与父亲人生观的差异更让他不知所措
。

与此同时
，

赵一林因和女友的不检行为被
揭发而双双被迫离队

。

恼羞成怒的赵一林当众
怒斥此事的惟一知情人刘思成

，

认为刘和他的
父亲刘文瑞一样都是只知道沽名钓誉的骗子

。

父亲到底是和铁人战斗到底的英雄
，

还是如赵
一林所言半路当了逃兵

？

伴随着刘思成的追问
，

时光退回到半个世纪前
……

一列破旧的火车把王进喜和他的
1205

钻
井队从甘肃玉门油田拉到了大庆

。

这支除却血
肉之躯和钢铁意志几乎一无所有的队伍

，

在队
长王进喜的带领下

，

苦干
5

天
5

夜
，

大庆第一口
油井终于开钻

。

房东老大娘见王进喜连续数昼

夜奋战在井架
，

感慨
“

王队长真是个铁人
！ ”，“

王
铁人

”

的名字从此传开
。

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
，

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
钻杆砸伤

，

他却顾不上住院
，

拄着拐杖缠着绷带
连夜回到井队

。

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
急时刻

，

没有重晶石粉
，

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
。

没有搅拌机
，

水泥沉在泥浆池底
，

王进喜便扔掉
双拐

，

纵身跳进泥浆池
，

用身体搅拌泥浆
。

在他的
带动下

，

工友们也纷纷跳入
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奋
战

，

井喷终于被制服
，

保住了油井和钻机
。

三年自然灾害来临
，

王进喜和他的队伍面
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

。

王进喜省出自己的口粮
，

甚至不惜犯政治错误
，

想方设法给大家填肚子
。

看似粗枝大叶的王进喜对爱徒
“

小知识分子
”

刘
文瑞更呵护备至

，

还让妻子为其缝补护膝
。

刘文
瑞最终还是偷偷踏上了返程的火车

，

师傅王进
喜留下的那袋口粮和孤独的背影却成为刘文瑞
一生的心债

。

伴随着对这段历史的追忆
，

刘思成陪父亲
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

。

此时传来离队的赵一林
和女友在沙漠遇险的消息

，

刘思成毫不犹豫地
只身开始他的搜救行动

。

恍惚间
，

刘思成的眼前
出现了王铁人父亲一样的笑脸

……


